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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你骄傲，我家的‘美人胚子’”
——王宇微获得奥运铜牌背后的成长故事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特派记者 蔡矜宜

7 月 30 日，本届奥运会赛艇项目的所有比赛全部结束，中国

队斩获 1 金 2 铜完美收官。当天，男子双人双桨铜牌获得者、湖南

34 岁老将张亮在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

访。讲述“中国男子赛艇创历史”背后的故事。

关于赛前
“紧张、兴奋，整宿睡不好”

记者：中国赛艇队 17 号便抵达东京。男子双人双桨，是本次中

国赛艇队冲击奖牌甚至是金牌的重点项目，过来后，你的心情如

何？

张亮：大赛前紧张、失眠，应该是每个运动员都有的吧。其实

挺熬人的，因为来了要 7 天后才开始比，再 7 天才比完。我为了这

届奥运会，可以说准备了 20 年，所以过来之后，一方面很兴奋，但

压力也大，想得也多，几乎是整宿睡不好。但状态很好，不觉得累。

关于决赛
“当天的大风有一定影响”

记者：决赛的表现，是否顺利完成了赛前制定的计划？

张亮：我觉得，我们完成得不错。中国男子赛艇与欧洲国家还

是有一定差距的，但我们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、整个团队和协会

的保障等，现在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个差距。

记者：当天风很大，对比赛有影响吗？

张亮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，虽然之前适应训练时也遇到过类

似的天气，但每一场比赛的航道不一样，还是存在临场的变数。

记者：我们前半程一度占据第一，最后冲刺阶段被对手反超，

问题出在哪？

张亮：不是冲刺不够好，而是体能不够强，我觉得我们进入比

赛状态还是慢了一点。这也因为过去一年我们参加大赛的机会相

对较少，不像欧洲国家，比赛机会很多，自然进入状态更快。

关于奥运
“都4届了，我不想只是参与”

记者：这并不是你的第一次奥运之旅，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？

张亮：奥运会对于我而言，都 4 届了。我不想只是参与了。我太

渴望在奥运赛场上，升国旗、奏国歌了！

记者：拿到中国男子赛艇的首枚奥运奖牌，又创历史了，感觉

怎么样？

张亮：这块奖牌确实非常不容易，在我心里，它就是“金牌”。

它是整个中国赛艇人几十年的付出以及运动员数十年汗水换来

的！我觉得，奥运会比的就是心态。这块铜牌也证明，我们中国人

没有做不到的，只要我们肯为之努力。

关于逆境
“其实我们的内心一样脆弱”

记者：20 年赛艇运动生涯走过来，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？

张亮：别看运动员在赛场上都很强大，其实内心跟普通人一

样，也很脆弱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我身上发生过一些事，一些很难过

去的坎。那个时候真的很难，特别感谢我的师父宋良友教练、师娘

曲凤，还有龚局长（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），他们像家人一样一直

支持我、开导我，可以说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关于训练
“我最让教练生气的就是‘练太多’”

记者：平时训练一般多长时间？

张亮：一天大概 8-9 个小时，一个动作重复几千次，每天如

此。

记者：听说你除了正常训练，还酷爱自己“加餐”？

张亮：我最让教练生气的就是“练太多”。那时候，我早上四点

多就起床，跑出去自己练，师父担心我练过了，给我把门锁了，然后

我就翻窗户出去练……我太想练了！因为要跟世界级对手比，我必

须要更好、更强，必须要花更多时间练。

关于自律
“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”

记者：你的自律在赛艇界很出名，怎么做到的？

张亮：说实话，自律真的很难。但你要是天天做，把它变成一

种习惯，就像早上必须吃早餐一样，不然就觉得饿。我觉得，我就

是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。

关于未来
“希望有新的挑战”

记者：还会在东京待几天？有什么想干的？

张亮：我们应该 8 月 1 日就回国了。比赛结束后，我感觉特别

累，所以这两天只想好好休息。

记者：奥运结束了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

张亮：首先专心比好 9 月份的全运会吧，更长远的打算，现在

还没来得及想，回去之后会慢慢考虑，希望能有一些新的挑战！

（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东京7月 30日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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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28日，刘治宇/张亮（右）在颁奖仪式上。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倜 王亮

7 月 30 日，在东京奥运会赛艇

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，湖南

运动员王宇微携手队友，以 6 分 01

秒 21 的成绩第三个撞线，获得一枚

宝贵的铜牌。

王宇微练习赛艇已有 17 年，她

也从家人眼里的“美人胚子”，成长

为国家队公认的“铁娘子”。

家人眼中的“美人胚子”

“可算是见到闺女了！老激动了，这些年的倔强

和努力没白费！”7 月 30 日中午，刚刚与远在东京的女

儿王宇微打完视频电话，身在内蒙古的于秀兰在电

话里告诉记者。

不到 6 点，一家子就起床守在电视机前。“就连我

78 岁的母亲也一直守着，以往她每天早上都还会去

干点农活。”于秀兰说。

于秀兰太久没见到女儿了。电视画面里，女儿

和队友们的身影一出现，于秀兰眼眶就红了，自打

到了东京，女儿便主动提出减少联系。于秀兰照做

了 ，她 知 道 女 儿“ 倔 起 来 ”做 的 决 定 ，自 己 怎 么 也

“劝不动”。

最后关头完成逆袭，一枚宝贵的铜牌诞生，于

秀兰再也坐不住了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“大叫”了好

久，宣泄着激动。“这孩子，如今终于登上了梦想中

的奥运领奖台，她的倔强，值了！”

在与记者的电话连线中，她的思绪回到了 2005

年。

彼时，前来内蒙古选材的湖南教练团一眼就相

中了手长腿长的大高个王宇微，希望她能加入湖南

赛艇队。教练告诉于秀兰，14 岁的王宇微是个极好的

“运动胚子”。

于秀兰没答应。在她心里，自己的女儿明明是个

“美人胚子”！身为母亲，她不愿女儿远离家乡，女儿

的身体条件去做模特也比做运动员要强。

“我是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拦住了教练，却没‘防

住’闺女。”于秀兰笑了。

她告诉记者，半年之后，女儿竟然“偷偷”主动联

系湖南赛艇队，希望成为一名运动员。当时，自己挺

生气，和女儿冷战了好一阵子。还在世的父亲看不过

去：“大闺女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，咱得支持她。她这

倔脾气，说不定以后能闯出点名堂。”

纵然万分不舍，于秀兰还是“放走”了女儿。这一

放，就是 16 个年头。这些年，王宇微不是远在他乡训

练，就是飞赴各地征战。于秀兰印象里，自打女儿离

开家，全家人就没有一块过过农历新年。

所以，于秀兰家的“过年”和别人不一样——每

年 9 月、10 月左右，王宇微会回家休整一阵子，那段时

光对于于秀兰来说才是“团年”。“只要闺女回来，我

家所有亲戚都上家里来，吃饭团聚，串串门唠唠嗑，

那才是过年！”

不过她也透露，女儿在家的日子自己其实比往

日“更辛苦”，“她回家也不好好休息，每天都拉上我

陪她训练，她在前边跑，我骑着小电驴在后头跟。这

孩子，一天都不肯放松要求。我是累得够呛。”她笑

了。

倔强的王宇微，用毅力换来一枚宝贵的铜牌；朴

素的于秀兰，用慈爱默默注视女儿的成长。“为你骄

傲！我家的‘美人胚子’！等你回来‘过年’，想吃啥就

给你做啥！”当被问到最想对女儿说什么，于秀兰脱

口而出。

国家队里的“铁娘子”

“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为她高兴！”

30 日上午，湖南省赛艇队领队曲凤在办公室观

看了王宇微获得铜牌的比赛。

曲凤介绍，王宇微非常自律，在国家队都是数一数

二的，是女队公认的“体能之王”。“国家队也将她树为一

个榜样，大家都称她为‘铁娘子’。”

中国赛艇队最累的时候是每次大赛前的集训，

基本上每天要在水上待八、九个小时，这还不包括陆

上的其他训练。

平常的训练相对会“轻松”一些，8 点半开始训

练，大概三个小时左右。吃完午饭有一个小时的休息

时间，下午再训练到五点左右。

身高 1 米 8 的王宇微特别爱美，但为了变得更

壮、提升能力，她曾除了吃够每顿的量，每天再逼自

己吃 8 到 10 个鸡蛋，最后增重了 10 多斤。

十多年如一日的训练，王宇微的手上满是厚厚

的老茧。每过一段时间，她就要把手放在温水里泡

泡，然后用刀片把老茧刮去，不然硬硬的老茧“硌”进

肉里格外疼。

今年 5 月，中国赛艇女子八人艇国家队成立，女

子的双人双桨、双人单桨、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 4 个

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重新整合，能力最强的选手组

成了新的女子八人艇队伍。

作为女队“体能之王”，王宇微顺利进入八人艇队

伍。而此时，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百天的时间。

图为7月 30日，中国队在比赛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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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玉文

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，如果你从后往前看奖牌榜，肯

定能看到三个小国家的名字：百慕大、圣马力诺、斐济。

7 月 30 日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中，来自中北美地区

百慕大的运动员芙罗拉·达菲，击败了一众强国好手拿下

了冠军。这是该国历史上第 1 块奥运金牌。而百慕大人口

还不到 7 万。

29 日，33 岁的圣马力诺射击运动员亚历山德拉·佩里

利在射击女子组多向飞碟决赛中，获得一枚铜牌，她为圣

马力诺赢得了首枚奥运奖牌。众所周知，圣马力诺是个全

境被意大利包围的袖珍小国，国土面积仅 60 多平方公里，

人口仅约 3.4 万。

28 日，在一场大洋洲德比中，人口不到 90 万的大洋洲

岛国斐济队击败新西兰队，夺得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金牌。

这是斐济继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后再次在奥运会中夺冠。

为了参加奥运会，斐济队全体队员与家人隔离超过

一个月，他们在 7 月初就出发，搭上了一架运输冷冻鱼的

货机，辗转万里方抵东京。卫冕的过程艰辛而传奇，可贵

的金牌让努力没有白费，夺冠也给疫情严峻的斐济带来

了精神上的慰藉，这便是奥林匹克的力量。

追逐心中的奥运梦想，改写百年奥运的历史。国家无

论大小，他们，同样在诠释奥林匹克精神。

不单单是奖牌，即便是最后一名也足够捍卫奥林匹

克精神。

奥运会期间，一篇《奥运会游泳运动员，差点淹死在

比赛中》的网文在社交软件中流传颇广。

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 8 个月，赤道几内亚游泳运

动员埃里克·穆桑巴尼还不会游泳。在需要训练时，整个

国家都没有一个专业泳池，更别提游泳教练；奥运鸣枪还

剩 4 天，他还不会换气，不会转身；在正式比赛中他是最后

一名，耗时是冠军的两倍多，创造了奥运历史男子 100 米

自由泳的最慢纪录……甚至，在他之后，奥运会游泳比赛

还增设了一个新岗位：救生安全员。

但是，埃里克·穆桑巴尼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如今

他成为了一名游泳教练员。

这些故事很励志，也很容易动情，他们的永不放弃和

坚韧不拔，足以令全世界尊敬。

蔡矜宜

隔着车窗，东京银座街头冷清得

已找不到往日的繁华……

来东京已经 10 天有余，是时候说

说这里的防疫了。

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，东

京都 7 月 30 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达

3300 人，连续三天突破 3000 人大关。

“昨天奥组委发布的疫情通报，

奥运会的累计确诊病例也超过 170 了

吧？”媒体车上，几位持北京口音的中

国记者们正聊着“新增数据”。

一种莫名的忧虑，逐渐在车厢内

蔓延开来……

这时，另一名摄影记者接话说：“前两天我们

那一哥们儿，刚在田径场拍了一国外的跳高运动

员，第二天就看到这个运动员被确诊的消息了。”

“那这算‘密接’吗?”

“没有。听说，戴了口罩、隔了两米，就不算。”

其实，原本我抵达东京后，一直有种“既来之

则安之”的心态，很少去关注“日增数”“疫情通

报”这类信息。想着只要把自己该做的防疫措施

做好了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

但仔细想想，管得了自己，管不了别人啊，这

要是“被密接”了怎么办?

比方说，这两日，我深夜收工返回媒体酒店

时，就总能见到好几名外国记者坐在酒店大门

口，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戴了口罩，但偶尔也会摘

下来喝几口啤酒。见到这样的场景，我总会不自

觉地加快脚步。

其实关于防疫，东京奥组委已是想尽了办法，

疫情防控专属 APP、24小时专人登记、每日 N 封防

疫邮件、每个场馆设置“检验样本”提交点、随处可

见的消毒液……但从最终效果上来说，只怕更多

还是要靠人们的自觉与遵守。

说到这里，我赶紧把明天要做检测的小试管

放进了书包。赛程即将过半，“平安完成工作”是

所有媒体人此行共同的目标。

他们同样在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奥运快评

7月 30日，在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，中国选手汪顺夺冠。图为汪顺在夺冠后庆祝。


